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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历史事实至电影叙述

近乎於民族英雄霍元甲就是天津與上海，租界的兒子。英雄诞生於时代與空间

之接點。他是由暴政的时代與抵抗的空间交汇而诞生的英雄。这也是中国历史中

不勝枚举的英雄神话诞生的背景。在由李连杰主演的许多电影裡1)，“中华”本身如

此形象化为一種英雄集团。

过去封建社会施加日常暴力，对此引起的反作用孕育出国民国家内面的军队文

化，武侠片正是生於其间的私生兒。它恰恰能隐含着对“中华”的欲求，也就不奇怪

了。它也就是，对毛泽东一统天下建国的新中国的乡愁與幻想。其欲求深深地滲

进在武侠片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这種武侠叙述不追求稳定，而追求無秩序與

破坏。在这类的叙述裡，英雄便赋予那種计劃以希望與先贤的意向，因此他们只

成为中介乌托邦與大众之间的媒體。

在男性性被去势，政治的领导能力也消失的时代，大众一面渴望黑社会领袖类

的领导能力，另一面又警惕它会变成不可制御的極权主义暴政。以前毛泽东作为

* 威德大 中国语学部 教授

1) 其实，晚清时期中国武人當中，李连杰担任主演的人不至於霍元甲。首先，搞反外运动的黃飛

鴻被拍成电影(1919年)，他的父亲黃麒英的师傅，1992年方世玉的故事也被拍成电影。李连杰

1994年扮演李小龍的角色表演过重拍李小龍≪精武門≫的影片≪精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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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迫服从的最高层领导，他把中国社会变为一個家庭，自己成为家长式暴虐的

君主。那麽，中国社会如今想念家长吗?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需要好家长，委任给

他统帅权，要在他的保护之下吗? 通过改革开放，如亚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话，市场的成长动力，将中国送入“萬人对萬人成为商人”的無限轨

道上。但中国政府还是不断强调毛泽东與邓小平的思想。如天安门廣场等处处挂

着他们的照片。但他们的思想彻底毁灭，他们只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守护神

被利用而已。如此，中国处处遭遇的毛泽东與邓小平的形象给走市场经济之路的

中国社会投下歪曲的意象。香港回归有近十年，这些全中国的英雄，取代無名英

雄霍元甲。年轻时恣意挥霍的生活使霍元甲自己霸灭，但他恰恰作为象徵中华之

英雄，再次登上市场之中心。霍元甲死後的故事，一九七二年由李小龙拍成≪精

武门≫，一九九四年由李连杰拍成≪精武英雄≫，一生故事二○○六年拍成≪武

人霍元甲≫。李小龙饰的陈真與其使对封建清朝的忠诚或精武帮派的守护神之意

象形象化，不如大大地突出根據於现代民族观念对国家的献身或上海，这個组界

的反帝守护神之意象。≪精武门≫一见像霍元甲的弟子消解中心化师父的英雄神

话，但实际上有再領土化霍元甲的效果，作为民族英雄能解决华侨二世李小龙自

己经验的差别待遇與同一性危機。李小龙以超过常人的武功激动全世界的华人有

三十四年了，使被他掩蓋的英雄霍元甲之私人空间與日常记忆恢複，再加上想象

而制作的就是李连杰的≪武人霍元甲≫。如中华主义达到最高點的明清时期的学

者为了证实中华之认同性，≪山海经≫诞生一千多年之後，再集中作评注，2) 李

连杰改编出演霍元甲死後故事≪精武门≫之後，回到霍元甲的一生，再表演≪武

人霍元甲≫，是不可避免的。

观众的人潮包围原形剧场(比武臺)，这裡举行K1般的搏击，最後诞生英雄神

话。中国人热衷於霍元甲。武侠片便最原始地展现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原理，

它是把身體力量與金钱结合，使人摆脱败北主义，暫時呼吸强者的神话。但这电

影改编的英雄神话，也不容易摆脱大众的败北主义，因为它还含有着複杂的意

图。由於因英雄死亡而继续增多的因素，且在电影史方面借来典型的武侠片的模範，

2) 参见鄭在書,＜叙述與意识形态(2)＞，≪想象≫七號(살림, 1995), 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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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裡庄严的氛围是不可避免的。诞生，成长，死亡和继续增多，这種主题不只

存在於佛教輪回，而可與东西方共存的生命的循環联系的。这电影也从主角霍元甲的

脱離开始，到重返结束的转动结構。在电影的开头與结尾部分，分开地展开了霍元甲

在上海比武臺上的最後一战。这电影裡，作为宇宙法则的历史循環與作为主角的意志

行为的個人一生的循環，構成雙重结構。这裡，霍元甲，这個人物不通过“A是

B(being)”式静态的存在，而通过“A是B了(becoming)”的生成的过程，慢慢地展现其轮

廓。这样，历史的车轮，这個必然力量之因素與自由意志的先验的力量之因素，構成

雙重转动结構引起观众的注意。因此，这电影基本上與其说是英雄的上升神话(旅途)，

不如说是归还神话(旅途)。

二，由‘一個武人’至‘国民英雄’

≪武人霍元甲≫的开头部分是中国被侵略的纪錄片场面。全民总动员的战争，在

使电影的全观众得到一種共同體验方面是一個好题材。但这部电影的主演，霍元甲

(1868～1910)的一生中，中国没经历过不公平的侵略战争。只是为越南與朝鲜的霸

权，一八八三年與法国，一八九四年與日本开过战，结果遭受挫败而已。接着开头

部分的战争镜头，展开霍元甲的比武镜头。所以，在≪武人霍元甲≫中，霍元甲的

战争是不需要实际战场的一種代理战。从福柯(Michel Foucault; 1819～1868)的话可

以引述，霍元甲的战争裡没有战斗，它不是实际战争，而是作为话语的战争。3) 导

演於仁泰只假设战争，要想象国民與国民国家。开头场面便是叫做"东亚病夫"的中

国被西方列强轰塌的战争描述，提醒观众国家的存在，领会我(华)與非我(夷)之区

分。战争叙述有用於把大众的恐怖與伤痕转移到中国，这特定的地理範畴之内的

问题。但霍元甲固执的权利，就是说“霍家拳”的拥有，夺取與勝利纯粹是個别问

题。它终究是自己家族與帮派的权利，也是自己優越感與自尊心的恢復，只是战

3) 福柯把它叫做“表象游戏”; 福柯，박정자譯, ≪社會를保護해야한다≫(東文選, 1998), 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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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侵略者的权利或者是对先得权的权利而已。不过霍元甲想象根據於现代国境

观念的统一空间的国土，恋恋不忘其国土而实行代理战争，这種叙述只露出作为

过去存在的史实的实际战争與启蒙主义者发明的话语战争之间的不可缩小的间

隔。它仿佛是历史事实與历史叙述之间的间隔。不聽勁蓀的劝告，穷偖極侈地浪

费光阴，元甲只是一段时间作为“小我”和谐地属於“大我”中国而已。但一瞬丧掉可

爱的家属成员，霍元甲穷途潦倒。他果然能否克服这样的现实? 要再结構“我”當做

师範，不能作为“小我”暴棄终身。最後，霍元甲按勁蓀的劝告，转眼於中华。霍

元甲作为民族主义者再诞生，回到故乡时，江湖大侠，父亲霍恩第已與世长辞。

霍恩第既是霍元甲的生父，又是师傅。在这部电影裡，霍元甲的父亲可以看做是

对历史的寓言。他的死亡意味與汉族共同體及其意识形态的决别。在≪武人霍元

甲≫中，他的父亲其人其生，由存在至不在变化而代替之後，他作为霍元甲的精

神父亲，是要模仿，继承的存在。不过，在≪精武門≫，霍恩第只是真影中作为

应该克服的父亲，或者是给下一代人銜冤的父亲。在≪武人霍元甲≫中，作为封

建时代的武人，父亲活跃的江湖应该会是，霍元甲以新的精神與意识形态，懷疑

而克服的对象。因为他的父亲作为某種内面化意味的外部显现體，代替为历史或

民族。但霍恩第对霍元甲仍然是精神父亲。無论如何，霍元甲要與一帮流氓構成

新共同體。我们再聽聽他对精武體操會4)的说明。

霍元甲: 精武體操會，崇尙三育: 育體, 育智, 育德! 武术乃育體修身之方。無分门

派，以交流互进为其精髓。體格健壮，智德兼备，国民方能振兴自强。

传统的主流，这種江湖再编为精武體操会代表的新的江湖秩序，如霍元甲的说

明，想象出新的“国民”。但国民国家如果是期望国论统一的领导能力的偏執，很容

易成为妨碍了解中国国内外社会秩序的障碍。以友谊团结，解脱世间的痛苦，要

谋图理想的一生，其前提条件之一是同姓之间構成的共同體。因为，友谊尤其在

平等的前提下，承认個人的自由，最终实现個人性。通过集體的成员互相體感的

4) 精武體操会後来改名稱为精武體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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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认同，又通过大英雄，才確保形成同志情谊，兄弟之情的可能性。在大英

雄投射“我”，这個小存在，让少数民族，流氓等社会的边缘人提高自己的身份，又

让全部成员成为“国民”的存在。过去霍元甲帮伙没有稱得起是個文化，他们之间的

同一性在多種多样的方面上，没有坚固地形成。因此，霍元甲从“小我”的個人性转

眼於中华，认识“大我”的认同性，组织精武體操會。这样，英雄霍元甲作为把成员

在上下，水平关系之内连接的媒介，想象出民族认同性的虚構。

如此，在这电影中，作为新的主體而出现的帮派，精武體操會的流氓被各種现

代制度與日常规律捕获，把国民或民族的名稱刻印在不受重视，四分五裂的群众

的脑海裡。霍元甲自杀不途，这部电影叫他偎在少数民族的本乡本土，大自然的

懷裡，以中华的集體记忆復活他，與“国民国家”毫無相关的他，在深彻地实行“辛

亥革命”计劃的进程中，最後变身为民族英雄。实际上不经历侵略的时期，霍元甲

作为实行中西代理战争的被害者，最终成为真正的勝利者。观看霍元甲实行的代

理战争，我们想起如今以日本为中心，一决雌雄的比赛转移到K1，这種表象游戏

展开着。在这部电影中，拳击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界泰拳赛七连冠军，WWF重量

级冠军不也登臺與李连杰决一死战吗?

在搏击比赛中，一犯错误，就决定勝负。签“勝負在人, 生死在天”的生死狀，这

種比武赛是極其危险的。因此，对霍元甲而言，能克服偶然会引致的死亡的恐怖

與威胁的最高精神能力，就是说，英雄展现的大胆，闯劲，勇猛是最高品德。我

们要注目到这部电影的英文题目就是“Fearless”。在霍元甲看来，这既是尚武精

神，又是民族认同性之核心。在这部电影中，作为尚武精神活化石活跃的霍元甲

的勇氣，不只至於個人能力。他打退外国武人，对付威胁與恐怖的方式，观众看

来是克服乱世的模式之一，在此他们可以发现當时霍元甲梦想的“作为国民的英

雄”。李連杰对霍元甲角色有與众不同的爱情，因为他渴望二十世纪初中国缺乏

的，只能通过帝国主义列强(非我)可证认的尚武能力。如电影的结尾镜头以孫中山

挥毫"尙武精神"结束，尙武精神唤起的现代国民国家(中华民国)的想象，这種主题

连及到观众再構认同性的进程。它便是认同国民国家與自己，作为一個国民发生

我與我们，这種诱惑與强制的意识。国民国家與個人之间，这種认同不就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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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吗?

霍元甲误饮毒茶而萬死不辞，我们再聽聽他的勇敢呼声:5)

“活着自从来都不是我一個人的.”

霍元甲的疑问死本身，在这作品中并不单纯。让观众知道他死亡的字幕进入眼

簾之前，精彩的比武场面继续施展着。6) 如罗恩․威耳孙(Ron Wilson)的话，他虽

描述为莎士批亚悲剧形象的英雄，但记錄他不可避免的没落，是典型的亚裡士多

德方式。这裡，我们想起，在好莱坞电影裡，临时演员一句话也不说當即死掉，

但主要角色经常留一两句话，引颈就戮的惯例。且朴政熙政权的英雄制作工程产

5) 这电影裡，茶是傳統东方文化的寓言。仔细看下面对话。

日本武人 : 可是这茶却有高低和不同品性之分。

霍元甲 : 什麽是高, 什麽是低… 它们本身呢，都是生长於自然當中，并没有高低之分。看来，阁

下真不懂。…(中略)…所以，在我看来茶品的上下高低，并不是由茶来对我们说，倒是由人来决

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不願做这個选择。…(中略)…喝茶是一種心情。如果，你心情

中了，茶的高 还有这麽重要吗?

日本武人 : 喔, 安野不曾想过。以先生看来世上的武术派别如此繁多，难道说也没有什麽高低上

下之分?

霍元甲 : 我想是这样的。

日本武人 : 那麽，先生。安野想请教。既然武术没有高低之分，为何还要比武竞技呢?

霍元甲 : 我以为，世上的武术，確实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通过竞技我

们可以发现和认识一個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这裡，日本武士以茶为媒介，與霍元甲互相来沟通，连環。众所周知，茶来源於中国，而日本把

它发展为茶道。在这电影，茶是超过共同语言的。它只在对其内容與意味有卓越的审美眼的人面

前，展现自己價值的文化。茶，这種传统文化是一種秘密仪式对象，以此作基，把自我與他者分

别出来。日本武士给霍元甲劝的茶，这種东方文化是起國慶节, 國旗, 升旗仪式等制造"国民"作用

的"大东亚共榮"因素之一。如果霍元甲同感於他的茶文化價值與意味的判别，这無異是同参於大

东亚共榮的秘密仪式。这秘密仪式的同参给参與者不作为中国人，而作为东亚人赋以认同性。

比他霍元甲的传统文化理解颇是道家的。他虽参與比武塞，而喝日本人準备的茶倒下。对他死的

理由众说纷纭，但我们不能忘记在这电影裡，霍元甲这個英雄的旅途與夸张的最後，完全是作家

想象出来的虚構。可以看出，霍元甲的子孙主张这电影完全歪曲家族史，提起诉讼的理由。

6) 这在人类最早的战争史诗，≪伊利亚特≫中可见先例。在≪伊利亚特≫無数的战士倒下战

死，但其中留下遗言的只有三個。複杂的战鬪中注目一個人，仔细地施展他的活跃，可以

算，这不是好莱坞的发明，而是公元前八世纪伊利亚特已经试图的。;参见강대진,≪神話

與映畵≫(작은 이야기, 2004), 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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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电影≪聖雄李舜臣≫裡，李舜臣只留下“别让人知道我的死亡”的一句话，这種

临终场面與此相互对照。其差别起因於李舜臣传记根據於历史中实话，但霍元甲

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是导演與作家虚構的。

在电影的结局，霍元甲作为民族精神的守护神，把自己與国家，民族完全认同

起来。霍元甲喝毒茶，蹒跚地走着，群众向他喊叫“自强不息”，但已经来不及

了。 霍元甲最後吐血倒下，留下下面一段话：

“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人無法选择生命的开始。……”

赌人们確信日本武士的勝利发自内心的笑，而日本武士突然举起霍元甲的手，

认定他是真正的勝者。这时，“自强不息”口號变成“霍元甲”满响比武场。“最重要

的是强壮自己”，霍元甲的嘱咐和群众喊叫的“自强不息”，没有两样。就是说，只

要“自强不息”，“東亞病夫”就可以再诞生为“國民”。接着，在电影的最後场面中，

进入观众眼帘之间的字幕是: “霍元甲在送院後，毒发身亡，终年四十二岁。”和“他

的精武精神继续巩固壮大，时至今天，精武體育会在国际上已发展到超过五十個

国家和地区，分会遍布全世界。而为了纪念他的尚武精神，以孫中山亲自挥毫提

赠的"尚武精神”而结局。这裡，精武體育會是作为贯穿個人，家族和民族的纽带，

尚武精神的产物。这样，江湖武人霍元甲再诞生为體现孫中山尙武精神的中華偶

像。时至如今，如毛澤東與李小龍未能并行可提，孫中山與霍元甲也未能并行可

提。但作为中華民族认同性的缩影，大英雄孫中山在個人性上包括了霍元甲。小

时候读过孫中山传记的观众可能體验过大英雄，可作为中国人互相拥有的共同體

感觉是，把武人霍元甲认为是大英雄之後才具有的。民族认同性的象徵，叫做国

父的大英雄和通过民族认同性，作为国民的小英雄，以英雄这個所指，又以“尙武

精神”这個大义互相连贯。與伟大的英雄孫中山连贯之後，只不过是一個武人的霍

元甲人生经历的末尾变为英雄的某種無条件正义。在电影的结局部分，霍元甲所

展现的作为全人人格體形象，让我们领会到这部电影给霍元甲一種有機體民族主

义者形象结合而粉饰。霍元甲以克服死亡的有限，確保個人永生，而完成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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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等视(民族主义)。但在我们脑海裡总是浮现着，这是否把中華民國的國父與

江湖的武人并行而提，勉强组合民族认同性? 在电影的末尾，描述霍元甲人味兒的

过程太单纯而教条，留下一種人为捏造的印象。無论如何，观众通过觀覽电影把

霍元甲这個大英雄刻在心裡，作为“中国人(国民)”的個人位相，以绝对义务接受之

後才结幕。

霍元甲要以死而还的“国民”，是以国家的自主独立为前提的。但至鸦片战争之际，

在亚洲除日本之外，没有国家独立的概念。因为，尚未有现代意味的“国家”概念。但

辛亥革命(1911), 中華民國建國(1912)，国会开会，宪法公布和内阁制的实行，这些脚

步莫非前提於国民国家的政治體制。而且，外国尤其是日本继续侵犯中华民族的自主

权利，这肯定使大众更加提高国家观念的认识。孫中山将漢, 滿, 蒙, 回, 藏之五族合

并为“民國(國民國家)”的辛亥革命，把什麽是国民的资格刻印在成员個人的心上。如

霍元甲的精武體育會，在中國現代史上，民族之愛就像兄弟之情(fraternity)，传扬四

方。这一时期，文明论以及许多现代话语强调团體力量，如帮会创达也是一脈相通

的。之後，经历中日戰爭, 國共內戰，尽管民族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與掠夺，但

以共产黨为中心，想象出来中华民族的深厚的横向同志情谊。7)

三. 由‘国民英雄’至‘中華英雄’

霍元甲耽於酒肉朋友而家破人亡，勁蓀提出的谋生之路是自强不息，这自然是

作为突破當时险关的代案。我们聽聽他與霍元甲之间的对话:

勁蓀：时易境遷，乱世當道啊。老百姓想自强，那就得学习點兒别人先进的东西。

像我这样学文的不能只想着赚钱……。学武的呢，也不能只惦记着打擂臺，国事为重。

霍元甲：国事? 由你们文人去操心，我就是一介武夫，做我的津门之一。

7) 在武侠片，把侠想象为国民英雄的方式，可参考刘京铁，≪金庸武侠小说“中国想象”研究≫(首

尔大学博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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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毛澤東式克己奉公的态度，而从勁蓀忧国忧民的一段话中，可以看

出，赶不上西方帝国，中国就堕落为西方帝国的殖民地。

在这部电影裡，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霍元甲家破人亡，纵身跳水时，并

治疗救活他的盲人女角色。在男性为主的历史剧，武侠片中，女性主要作为男性

英雄的配演或母亲造型而出现。不仅她们的武工不高，活动空间也異常的狭窄。

在这部电影中，女性经常起到“男性英雄的配角”的作用。救活霍元甲的盲人女虽是

“小英雄”，又是國民，但并不能是代表民族认同性的“大英雄”。以女性的这種意象

化为前提，电影叙述只以“男性民族英雄”为主展开，这认为女性的價值在社会边

缘，结果完全抛棄对女性性本身的寻求與考察。

在≪黃飛鴻≫,≪精武門≫中，若干與女性人物的爱情佳话冲淡了江湖的非现实

性。但在≪武人霍元甲≫裡，可以发现，男性英雄放棄與女性人物(盲人女)的爱

情，只執着於妻子兒女，就是牺牲自己家族和盟誓帮派的这種家族之爱。少數民

族盲人女好象替霍元甲無关心家庭君临天下的过去，起贖罪的作用。她成为丧失

家人的霍元甲的心中女伴，作为男性自己净化與贖罪的对象被“传唤”。如此，她虽

显得神聖，而只为男性的救援被活用而已。可以说，霍元甲虽丧失了“小家族”，而

得到個人，家族至民族延续的“超级家族(superfamily)”，他抛棄爱情佳话，但迎接

悲壮的死亡，以便观众反芻，省察国民国家。

导演的焦點不在作为女性的她，而在少数民族的和平乐园，是以女性意象变化

英雄的国土的景象，它甚至让英雄萌发隐居的欲求。这裡，盲人女亦即少數民族

的女性，不是被英雄的爱情與保护的女性，而是體無完肤的大众的英雄捕获於国

民国家的大地女神。也就是说，她作为民族英雄的热情收斂的國土，起女性與少

數民族的意象的作用。被盲人女养疗之後，元甲克服死亡的有限，確保個人的永

生。这且是確证了中国男性性(尚武精神)之健存，也是对现代转变期忘却帝国主义

暴力的侵夺经验而克服想象的因次。这样，在英雄的旅途，考验期的主要構图分

为男性化的英雄與女性化的国土之结合和離散。但这種少数民族女性的國民化的

局限是，将少数民族和女性分开展开论述。如上所述，他當初把少数民族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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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国民之外。建设国民国家的理论本身隐藏着对他者的排除與内部成员之间

的高度认同，这陷於另一個"華夷论"的必然界限。

霍元甲代表中华来比武的消息传开，群众雲屯雾集。比武场虽未曾是现代中国

的大本营，但在中西较量之场，作为舍身为国的国民霍元甲的热情與群众的欢声

雷动。4:1，绝对不利的比赛中，不仅是霍元甲個人的武工必要，观众对勝利的声

援和盼望也是必须的。在这部电影中，吸引华人国家社会观众的，與其说是霍元

甲的挑戰與失败，不如说是群众作为命运共同體萬众一心呼喊的“自强不息”。这

样，脱離共同體，被忘却的個人暫時通过比武能得到安慰。但當时满场雷动的热

情没升华为快乐的狂欢节。比武场的群众和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只是通过关於国

民认同性的“迷惑"政治学，经历”個人忘却而已。

关於群众的形象，值得注目的人物就是，在电影的转折點登场，对霍元甲说“你

嘛时候是津门第一呀? 就在今天。”的乞丐形象。这個乞丐正如堂吉诃德墓誌銘的

内容8)，公式领域上“作为狂人过日子”，私人领域上"回神装死"过日子，沉潜於自

己隐私日常生活中的極端的大众形象。他就是在现代启蒙期，以现代主體的视线

不容易接受的私人欲求的隐蔽现象極大化的人物形象。如鲁迅小说的阿Q，代表中

国大众的乞丐或群众之形象，却與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正當化，合理化殖民地管理

的殖民主义史学观點类似。尽管经过逼真的考证，但在这部电影裡二十世纪初天

津的社会面貌也同样。把淸王朝及官僚社會描述为無能，腐败的漢奸形象，又把

中国人描画为愚蠢，懦弱而卑鄙的存在，在≪精武門≫中更为突出的。这可能起

因於导演烘托霍元甲或他的弟子陈真的英雄性，又由这些英雄来谋求中华復活，

这個希望的线索的意图。但其结果是意外的展现为类似於西方帝国主义者解释中

国现代史的东方主义方式，以领土，老百姓和政治主权为标準，评價现代中国社

会，只有妥帖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體制才是可能的。當时，天津不存在超

越民族主义或身份意识的国民爱，同胞爱，但於仁泰把流氓改为群众，有把群众

改为民族，巧妙地歪曲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性。霍元甲的尙武精神彻底地歪曲为现

代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種倾向在霍元甲这個英雄之再现工程实质上展开的舞

8) 參考송은영, ≪아르키메데스가 다시 쓰는 돈키호테≫(子音과 母音, 2006),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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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比武场，达到最高點。霍元甲萬死不辞的尙武精神成为一種强迫觀念，如走进

绝路的小老鼠，最後对抗猫，山穷水尽的元甲也把自己渐渐地更加表达为另一個

帝國主義者。尼采说过，面临怪物时，注意自己不要像怪物，但中华主义的历史

说明它并不如意。華夷論之記憶與想像基礎於極为两分化的自己意识。卽過分的

敗北意識與極端的優越感。这两種意识巧妙地连在一起，作为"帝国"对自己的记忆

位於其基礎。这種认识是，自己由中心退居於边缘，感知的不安。西方帝国主义

的强迫使中国的被动现代性开始，对國權侵奪的被害意識大，对帝國的梦想也那

麽大。中国的代表租界，上海與天津，在此帝国主义的摇篮裡，霍元甲渴望的国

民国家無異與另一種帝国主义的治世。为冲淡耻辱與屈从的历史的代案非要是另

一種華夷論構圖不可吗?

不认定差别的统治欲求，如今也作为“统治心理學”, “征服政治經濟學”9)，束缚

中國人自己。这種统治與徵服的覇權主義尤其與民族主義结合时，发挥巨大力

量。导演於仁泰需要认识的是，超越华與夷对峙構图的世界經驗，这就是二十一

世紀香港中國人其人其生的开始，它不是中华主义，而是多元主义。

四，由‘中华英雄’至‘一國兩制’偶像

最近在中國電影中突出的倾向之一是，香港與大陆之连带和协力。以此，中国

电影进入新局面。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人才资源與香港的系统和积蓄的技术力量结

合，发挥第二效应。这部电影以香港出身导演，由中国出身的世界影星李连杰主

演，在中国制作。但在中国，香港，臺湾，新家坡，马来西亚等地，头轮上映

时，记錄各国最高票房，在中国头轮上映五天之内的李连杰电影中，记錄最高票

房。由此，理解这部电影受欢迎的因素，首先我们要观察导演的意图，即“中华英

雄”这種意识形态，这在一国两制下大陆中国人與海外华人之间起的共同作用。中

9) 有关市民社會的政治, 經濟的掌握领导权(hegemony)，笔者参考葛蘭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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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更新自己的機制，只有通过中华意识形态的"迷惑"政治学。以此实现的副機

制，大众运动以公开展示的形式展开，英雄其中突出，如第一章所述可见。

中国改革开放以後面临对国家體制的不信渐渐增大和国家意识形态不在的问

题，这種體制的危機，需要强化體制内部的向心點。作为隐蔽地向资本疾走的权

力欲求的一種隐身草，黃飛鴻或霍元甲是最好不过的人物。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国有五十年以後，香港回归近十年，被传来的霍元甲不像毛澤東时代的英雄，人

民主义的传道者。由此機制，霍元甲虽从死裡復活而生还，但他没有新鲜感。且

如今不强要像文革时代的政治迫害和他者化的工作，要雷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强化

工作和體制的更新工作的香港人导演的意图半生不熟。因为对大陆的中国人而

言，霍元甲現像如李連杰所闡明，也只是他出演的最後武俠电影而已。

雷声大，雨點小，但尽量改变世界秩序的英雄的悲剧，让群众引向英雄追求的

一生之意味裡。稱为国父的孫中山題贈的精武體育會萌动。这部电影给我们说明

了，通过英雄的悲惨的死亡與精武體育會的倡导，唤起大众对国家这個实體的高

昂感情。继续展开的戏剧性比武场面，使观众在国民国家體制之内接受华與夷，

我與非我之关系，通过悲剧的感情纽带，促使互相感受国民这個集团认同性。如

果此逻辑妥當，他的死亡发挥的效果的確是驚人的。

导演於仁泰也许通过从死裡複活的英雄霍元甲，企图将大陸人, 香港人, 臺灣人,

海外華人等四分五裂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同时追求高票房。海外华人在时空间

上，與中国有情绪上间隔，对他们而言，在时间與空间或政治意味上，通过武俠

片的创作與消费，回忆，想象中国的，是缩小其间隔的努力。他们想象中国，以

便得到“中国”，是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性。他们在臺湾，也在香港不希望“新中

国”，而希望，心願“中国”。它意味着霍元甲的國民國家想像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

意味的行为。我们通过这电影推定因政治理由而分开的中华圈，未来合并的某種

意图，就此可见。因此，对香港回归近十年之际，上映的电影≪武人霍元甲≫，

其受地球村華人之欢迎的现象，不知怎麽有些看起危险。历史上，中国从来是华

與夷共存的多民族國家，通过中華主義的民族认同性追求的國民國家想象，必然

遇到局限。它推进的只是作为共产独裁的另一個全體主义计劃而已。而且，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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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通过排斥非我而再確认“我／我们”，这種方式包藏冲淡“國民國家”內部可能存在

的歧视與排除的论理，又包孕只通过帮派的“关係”，这個特定社会範畴，四分五裂

互相成员的危险。

五，餘论

电影的末尾，元甲作为個人主義活动家，孤獨的男性戰士，禁欲主义的英雄顶

天立地。单独打退外势的元甲，把耻辱的历史上败北变成媒介文化的勝利，起一

種国家幻想之作用。它也是电影支持中日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與超强更保守主义

的应答。但霍元甲在流氓时期和精武體操會时期，慷慨大方，展现出英雄器量，

情义與挑戰精神，这些行为方式的本质能说是正义吗? 这部电影提起的朋友關係，

情义和英雄化，结果只能概括为对中國社會問題的無知無识與盲目性认可而已。

他领导部下的才能也不起因於对英雄的尊敬，而类似以忠诚與服从为要諦的黑社

会逻辑。我们评一個英雄时，不仅要注重他的虚像，而且要了解他的真像，这样

才能视他为跟我们同样的人。这部电影裡，霍元甲無教养的，卑鄙而卑劣的行

为，在“考验”期以後，完全被删除了。以特定人物的世俗的成就来做为英雄的标

準，是在文化水平低的社会，判断人物的绝对标準。这種無知的本质，不仅是去

探求英雄之真伪，也不願意去了解。英雄犯的错误或污點被英雄这個名稱掩蔽。

电影导演和演员利用大众的無知，追求票房價值这個個人的目的。無知产生英

雄，随着日月推移，其英雄烘托为神话而存在，毕竟作为不可拒绝的表象君临在

大众面前，这凡是人世之英雄。所以，评一個人是真正的英雄时，與其以特定人

实现的世俗业绩来决定，不如以他是否为大众过一生而决定。这部电影的英雄制

作工程，只是一般大众对英雄渴望的局限，还是作为中国人不可拒绝的中华主义

之表现，这是再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大多中国人看不到被英雄之壮观掩蔽的華夷論的痕迹，而了解这电影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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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人心裡畅快的武俠片。無论如何，霍元甲的比武雷同最近日本为K1热，逼

真地再现搏击舞臺。要麽是搏击热，要麽是中华主义，霍元甲应是在鄧小平领导

的改革開放體制的末尾制作的英雄，对他坚持狂热，崇拜态度的中国人也不少。

但如上已谈及，公共话语的倾向不仅是體制维持的保守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大众

的殷切的願望。但众所周知，那種價值在现实是不可能的理想，现在过去以情义

與爱情团结的方式，是不能克服危機的。

由海外華人认同性的混乱與乡思出发的英雄旅途，应归还稳定“恶”的狂氣的现

代理性之路，但未能归还。且为了正確了解前现代秩序與西方现代錯綜的，二十

世纪初中国的空间，对前现代秩序與由西方发源的现代的理解是先决条件。例如

这电影没有成功地反映當时风头十足，上海社会现代化剧变的局面。當时上海社

会不只有海派，而且是左派也共存的異彩多姿的構成體。导演作为树立国民国家

的第一工程，埋头制作英雄工程，只对準霍元甲的一生與郁憤。特别通过≪精武

門≫的李小龍召唤霍元甲，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武人霍元甲≫複活霍元甲是，由

於當今不仅不是现代启蒙时期，香港的大陆回归也不能是向國民國家的计劃，它

只不过是想象帝國主義的另一個帝國主義梦想而已。如果观众不是中國人，把江

湖之英雄神话化进行的想象进程，可能见得沦为一個虚妄的想象。为了弥补这種

历史想象旅途的局限，如≪黃飛鴻≫，要麽采纳傳統文化的发现與再解釋场面，

要麽刻画女性人物，冲淡过分的男性偏向性，可惜≪武人霍元甲≫不然。當然，

它们之间的结合由西方與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关系裡得到推动力，於仁泰不容

易看透问题的本质。但在國民國家的黎明期，被现代的制度化过滤而排除的许多

可能性萌动着。如果，他试图發掘现代，这個陌生的“记忆”與封建的“忘却”之间萌

动的可能性，可以更加精彩地再構二十一世纪初上映的这部电影。

如韩国薛景求主演的电影≪力道山≫(2004)，如果照实对準英雄冷靜而有人味的

面貌，改编为反省的传记剧，结果如何? 不然，这如果是善與惡， 民族主義者與

帝国主义走狗之间边缘人物，模糊，忧郁雰圍的现实主义电影，我们不仅发现空

间，也发现艺术。如果不只烘托霍元甲與盲人女，而能看见观众席观众的深焦摄

影(deep-focus)構成，这电影应说是好电影。不然，作为“無名英雄”，以霍元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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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根性的批判为主题的故事，如何?10) 笔者不是像李連杰的武術人，而这是作

为文弱书生的盼望，那麽，这又只不过是另一個“英雄工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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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o Yuanjia's posthumous tale was dramatized by Bruce Lee at 1972(The Fist of

Fury), and by Jet Li at 1994(The Fist of Legend) and the lifetime story was dramatized

by Jet Li at 2006(The Fearless). The framework of this film was made up of recursive

structure; from the hero's separation to the hero's return. The hero's itinerary, as indicated

by Buddhist trasmigrationism,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ecursive structure of personal life.

The war narrative is useful in transferring the horror and hurt suffered by populace to

China, the problem in the specific geographic category. Huo Yuanjia accomplishes the true

10) 达斯丁ㆍ霍夫曼主演的≪無名英雄(Accidental hero)≫是讽刺英雄诞生过程中，偶然性有多起

作用，又会夸张事实的电影。韩文题目是≪Little big hero≫，也符合本文批判小市民根性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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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identity(nationalism) by overcoming the finitude of death and accomplishing

personal eternal life. Even though Huo Yuanjia lost the "small family" but he attained the

"superfamily" which is linking person, family to nation. Hero made the audience meditate

and reflect on the nation state by abandoning the romance with blind woman and

accepting death with tragic beauty. The character of the beggar and mob representing

Chinese people in this film, as Ah Q in Luxun's novel, ironically, was similar to the

standpoint of colonialismhistorical science made by Japanese imperialists to rationalize and

justify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no fraternity transcending nationalism or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Tianjin of the day, however, the director Ronnie Yu distorted the

historcity of premodern society by distorting scamps to mass, the mass to nation. Huo

Yuanjia had "nation state" in heart all the time, right in Tianjin whichi was one of the

concession as Shanghai, in a way it was as good as under the reign of imperialism.

China is a multiracial nation mixed up with Hua and Yi as always, therefore, the

imagination of nation state through pursueing national identity ―sinocentrism― inevitably

begin to show its limit. It is only pursued by another totalitarian project of communist

dictatorship. Besides, Huo Yuanjia identify "the I or we" through excluding and identifying

"the other", this process involves a risk that can suppress the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nation state itself, and can discriminate the members each other by specific social

category, that is to say, through the "guanxi(關係)" or faction.

It is audiences' duty to judge whether the heromaking project of this filmwas due to

the mass'es limit seeking hero, or due to the Chinese undeniable sinocentrism.

Key Words：heromaking, sinocentrism, national hero, One nation - Two systems, nationalism


